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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论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书写与文化功能

张堂会

! !〔摘! 要〕随着新世纪文学对“非典”、雪灾、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书写的繁盛，“灾害文学”也随之成为一种新
的理论话语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灾害文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产物，是以表现洪水、干旱、瘟疫、

地震等自然灾害现象为主要内容并能够传达出一定灾害意识的文学作品。灾害意识是灾害文学最终的意义指

向，主要包括忧患意识、敬畏意识以及反思意识。“灾害文学”大都属于一种非常态的文学，是面对突发的灾害

情境而产生的“非常文学”，它是文学对某个特殊时期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这种非常态的“灾害文学”具有非

常时期的共性，有着自己鲜明的理论特征，需要我们去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以一些重大的自

然灾害作为审美题材，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为主，其美学风格主要表现为悲剧与崇高。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

具有记录历史、反思灾难、心理疗救的特别功能。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不仅能够抚慰受难者的伤痛，对于社会公

众来说也是一次悲情的宣泄和心灵的震撼，让他们得以反观自身，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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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 #&&+ 年“非典”、
#&&* 年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等一系列大灾大难，
当代文学在这些灾难面前没有缺席，从历史、现实、

寓言等维度进行了大量丰富的书写，生动地记录了

中华民族与非典、雪灾、地震等灾害顽强抗争的不

屈画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影像。

#&&+ 年的“非典”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
考验，围绕这一事件出现了许多长篇小说，有徐坤

的《爱你两周半》、胡绍祥的《北京隔离区》、柳建伟

的《’&(’危机》、夏凡的《爱在 ’)*+ 蔓延时》、倪厚
玉的《非典时期的爱情》、赵凝的《夜妆》、张尔客的

《非鸟》、向本贵的《非常日子》等书写“非典”给人

们日常生活及心灵所带来的冲击。此外，还有杨黎

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舒云的《纸船明烛照天

烧》、温远辉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等大量的报

告文学直击“非典”现场。张积慧的《护士长日

记》、掬水娃娃的《北大日记》、刘雪涛的《小汤山手

记》等日记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反映“非典”时期的

日常生活。

#&&* 年春的南方雪灾，给南方的交通运输及
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聂茂、厉雷的

《回家———#&&* 年南方冰雪纪实》、陈启文的《南方
冰雪报告》、徐剑的《冰冷血热》、吕辉的《&* 雪灾

纪事》等一批报告文学直击灾难现场，描绘了以罗

长明、罗海文、周景华等电力工人为代表的英雄形

象，记录了人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英勇画面。国家电

网公司在此次抗灾中肩负重任，事后特意编辑出版

了《冰雪战歌———国家电网抗冰救灾文集》，用散

文、话剧、通讯、诗词等形式为这场特殊的战斗献

祭。

#&&* 年汶川地震以及 #&"+ 年芦山县地震造
成的危害更大，其情形更加惨烈，促生了诗歌创作

的井喷现象，结集出版了《汶川大地震诗抄》《五月

的殇咏》《瓦砾上的诗》等诗集，被称为 #& 世纪中
国文学史上的“第四次全民诗歌运动”。徐剑的

《遍地英雄》、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李明生的

《震中在人心》、张蜀梅的《生死一线》等一批报告

文学也当仁不让，对地震灾难进行了多视角的观

察。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开始纷纷涌

现，有关仁山的《重生》、李牧雨的《亲亲伙伴》、歌

兑的《坼裂》、骆平的《与世隔绝》、杨贵云的《县委

书记》、贺享雍的《拯救》、白云的《国家血脉》、李希

闵的《救赎》、闫星华的《震区》、梁佐政的《映秀

湾》、姜明的《寻根》、虞慧瞳的《全中国都下雨》、丝

丝的《来生我们一起走》、李先钺的《我前面桃花开

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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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文学对“非典”、雪灾、大地震等自

然灾害书写的繁盛，“灾害文学”也随之成为一种

新的理论话语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对其进行界定

与理论探讨也就显得十分必要。要理解什么是

“灾害文学”，就有必要先对“灾害”作一些解释。

张建民认为灾害“是指任何一种超出社会正常承

受能力的、作用于人类生态的破坏。这种破坏是由

破坏力通过破坏过程最终导致破坏性后果”〔!〕。

孟昭华认为“灾害是由某种不可控制或未予控制

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或在短时内发生的、超

越本地区防救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群伤亡和物

质财富毁损的现象”〔"〕。“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

人为灾害两类，本文探讨的范围仅限于自然灾害，

是指那些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危害的自然现

象和过程。

“灾害文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产

物，是以表现洪水、干旱、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现

象为主要内容并能够传达出一定灾害意识的文学

作品。灾害意识是判断灾害文学的一个核心因素，

“灾害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危机意识，是指人们

对灾害现象的主观反应”〔#〕。灾害意识是灾害文

学最终的意义指向，主要包括忧患意识、敬畏意识

以及反思意识。“灾害文学”就是以语言组构的方

式将灾害意识符号化的结果，是创作主体艺术地把

握灾害现象的一种审美活动。“灾害文学”不仅仅

在于用文学的语言描写、再现灾害发生的具体过

程，更主要在于它用文学的形式反映灾害的社会科

学属性和自然科学属性，描摹人们面对灾害情境的

精神影像，刻画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缓解人们的痛

苦与焦虑，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公众的防灾

减灾觉悟。“灾害文学”大都属于一种非常态的文

学，是面对突发的灾害情境而产生的“非常文学”，

它是文学对某个特殊时期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

这种非常态的“灾害文学”具有非常时期的共性，

有着自己鲜明的理论特征，需要我们去认真总结和

反思。

! ! 一、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的书写题材

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书写以自然灾害作为审

美题材，作家偏好描写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灾

害，但这样的灾害毕竟为数不多，因此围绕特定的

重大灾害会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导致同题材

作品扎堆的情形。以“非典”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就

有十几部，较著名的有柳建伟的《!"#! 危机》、徐
坤的《爱你两周半》、向本贵的《非常日子》、张尔客

的《非鸟》、倪厚玉的《非典时期的爱情》、赵凝的

《夜妆》、胡发云的《如焉$ $%&$’ ()*》、胡绍祥的
《北京隔离区》、夏凡的《爱在 !%&$ 蔓延时》、陆幸
丰的《银狐之劫》等；以 "%%& 年南方雪灾为题材的
有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徐剑的《冰冷血热》、

吕辉的《%& 雪灾纪事》、聂茂与厉雷的《回家———
"%%& 年南方冰雪纪实》、郝敬堂的《好汉歌》、罗盘
的《中原鸣响集结号》、伊始等人的《冰点燃烧》、郝

振省主编的《雪灾中闪烁的人性》、吴达明与吴海

榕的《大拯救》、雷铎工作室的《"%%&：中国惊天大
雪灾》等。

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过分关注一些重大灾害，

导致一些作家在反映重大灾害事件时题材撞车，创

作出一些名字非常接近甚或重名之作。如描写

“非典”时期的爱情作品就有倪厚玉的长篇小说

《非典时期的爱情》、陈国炯的中篇小说《非典时期

的爱情》以及夏凡的长篇小说《爱在 !%&$蔓延时》。
记录“非典”时期个人生活情感的日记则有张积慧

的《护士长日记———写在抗非典的日子里》、掬水

娃娃的《北大日记》、刘雪涛的《小汤山手记》等。

这种同题作品的状况在汶川地震诗歌中表现的更

为突出，像歌颂英雄教师谭千秋的有孙文的《千秋

之魂———敬献谭千秋老师》、杨健的《最美的死亡

姿势———致谭千秋老师》、红雪的《爱———献给谭

千秋老师》等；赞美警察蒋晓娟的有高丹宇的《警

察奶妈》、刘功业的《母爱无疆———致蒋晓娟》、鲁

川的《圣洁的乳汁》等。诸如此类的同题之作在汶

川地震诗潮中大量涌现，很难一一列举。

为什么会出现同题作品扎堆的情形，原因有多

种。一是创作主体情动于衷有感而发的需要。面

对突发的大灾大难，人们有太多的情感要倾诉，太

多的悲伤与痛苦要抚慰，于是文学便成为一种便捷

的宣泄工具，大多数人根本无暇顾及题材的取舍以

及作品的命名问题。二是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

一些作者认为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灾害事件在题

材上优先于那些不知名的小灾小难，题材的等级序

列预先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在这种创作心理

的支配下，一些作家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小灾小难，

偏爱表现重大的自然灾害，如“非典”、汶川地震、

南方雪灾等。三是一些作者没有机会亲临灾害现

场，只是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间接地获取灾

害信息，对那些反复报道与渲染的信息就会不约而

同地格外关注，创作时难免会出现“撞车”现象。

比如描写温家宝的诗歌有贾洪钟的《总理手里的

书包》、夏竹青的《温爷爷捡起了我的书包》、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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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的《废墟上，总理捡起一个书包》等，这些作品给

人的感觉无疑是电视新闻画面的聚焦与定格。

! ! 二、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的表现方法

由于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大多数是以现实生

活中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为题材，相应地也就以现

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为主。现实主义讲究细节的真

实，要求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

活；通过对现实生活素材的加工提炼，在典型环境

中塑造典型人物，以此来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表

达方式要求冷静客观，通过客观具体的场面和情节

传达出作者的情感爱憎和思想倾向。

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借助细节的真实描写，往

往把读者带到了灾害的第一现场，亲眼目睹那些残

破凌乱的水灾现场、地震废墟等。小说《坼裂》描

写医院救灾现场的忙碌与紧张，医护人员们举着手

写的纸条边跑边喊，“谁是肿瘤”“乳腺跟我来”“泌

尿的去停车场”等，细节生动逼真，读来有一种身

临其境的现场感。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描写了

震后北川县城的惨状：“最靠近河岸的房子，后面

有冲下来的房子作为巨大的推力，前面是陡峭的湔

江河槽，只好空翻倒进湔江的河道中，使河槽原本

!" 度的直立陡坡，变成了缓坡。一座原本建筑在
河边的房子，被连震带推，彻底粉碎性倒塌。但是，

它的房顶部分，被从距房顶半米处，狠狠削掉。”

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往往利用自然灾害创设

一种灾害情境，在特殊的灾害情境中塑造刻画人物

形象。灾害文学往往把一个处于正常生活状态的

人物强行拉入到一个极端复杂险峻的灾害情境，以

此表现人物的独特感受，深入人物隐秘的内心世

界，拷问人性的深邃与复杂。因此，灾害的突然而

至打破日常生活的常规，造成人物性格命运的改变

就成为灾害文学常用的叙事模式。石钟山的《“非

典”时期的爱情》讲述了非典对于一对即将分手的

夫妻家庭生活的改变。他们经历了婚姻的七年之

痒，由于关系平淡、缺乏激情，双方约定和平分手。

由于“非典”的到来，他们互相体谅对方的苦楚，焕

发了新的激情，重新找到了家庭的温情与天伦之

乐，给平淡的婚姻增添了新的亮色。徐坤的《爱你

两周半》描写了两周半的“非典”隔离改变了房地

产大亨顾跃进与情人于姗姗的关系，妻子梁丽茹也

因“非典”与结伴旅行的同事高强分手。“非典”结

束后，顾跃进和梁丽茹解除了婚约。

灾害情境一方面让人感到惊慌、恐惧与绝望，

另一方面也能彰显人性的尊严和高贵。《北京隔

离区》中的白衣天使白岚瞒着家人和恋人来到了

“非典”隔离区工作，而其恋人陆风作为一个新闻

摄影师深入到“非典”重镇广州采访，不幸感染了

“非典”，恰巧转到了白岚所在的隔离区进行治疗。

这对恩爱的情侣为了对方都刻意隐瞒自己的危险

处境，陆风一度生命垂危，是白岚用鲜血救活了他，

而白岚却感染病毒命悬一线。陆风后来才知道悉

心照料自己的护士竟是日思夜想的白岚，陆风用自

己的深情呼唤病危的白岚，在爱情力量的感召下，

白岚最终度过了危险期，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非典”让这对情侣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和爱情的

坚贞，见证了爱情的力量和人性的美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灾害情境有利于塑造

坚强果敢的抗灾救灾英雄。当代灾害文学塑造了

众多的抗灾救灾英雄人物，柳建伟的《!"#!危机》
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副市长张保国的英雄形象。作

者以北方省会城市平阳作为背景，人们疯狂地抢购

板蓝根、食醋，大学生听信传言盲目地冲出校园，逼

真地描绘了“非典”来临时风声鹤唳的情形。市委

领导和医院思想麻痹，不但无视疫情甚至还刻意隐

瞒疫情，致使疫情扩散。在这种情形之下，副市长

张保国放弃了自己个人的私念，不顾自己的前程挺

身而出，和父亲一道向省委递交了关于“非典”疫

情的万言书。在张保国的领导下，平阳市最终摘下

了疫区的帽子，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

除了塑造极具个性特征的英雄形象之外，新世

纪灾害文学书写还塑造了大量的英雄群像，这在报

告文学中不胜枚举。像抗洪救灾中的武警官兵、

“非典”肆虐下的医护人员、南方雪灾中的电力工

作者，比比皆是。陈启文在《南方冰雪报告》中塑

造了为抗击冰冻灾害而牺牲的电力工人罗海文、罗

长明、周景华的形象，虽然都是普通的平凡人，也从

未有过当英雄的想法，但最终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

上超越了自己，作者在风霜冰雪的灾害情境中刻画

了他们平凡朴实的英雄身姿。

! ! 三、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的美学风格

任何一种文学类型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风

格，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也不例外。作为一种以表

现和反思自然灾害为主题的特殊文学类型，灾害文

学的美学风格主要表现为悲剧与崇高。自然灾害

是人类的天敌，每次自然灾害都会给人类带来深重

的灾难，造成巨大的悲剧。与此相对应，悲剧是灾

害文学作品天然的底色和基调，构成了灾害文学最

基本的审美品格。



!"###

鲁迅先生认为，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因此灾害文学的悲剧性首先表现为灾害对

平静生活的破坏和对美好生命的吞噬。灾害文学

通过描写灾难性的毁灭场景，营造一种悲剧情境，

传达出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情怀。在强暴的自然

面前，人类时刻感受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每一次

灾害都给人类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和痛苦的记

忆。岳恒寿的《洪流》描写了灾害的场景：凶猛的

洪水掀翻了汽车，汪洋之中的人们像可怜的猴子吊

挂在树上，脚泡在水里，等待着营救的冲锋舟。一

些官兵为了抢救灾民，英勇地牺牲了，一个士兵的

尸体上还缠绕着两个小孩。那些被埋在了泥沙里

面无法打捞的官兵，只能与泥沙一起成为抗洪大坝

的基石。被捞起的官兵的尸体摆放在大堤上，一位

老大妈跪在他们身旁不停地为他们扇着蒲扇，仿佛

他们是暂时的歇息一会，过一会儿还会醒过来。

其次，灾害文学的悲剧性表现为主人公在灾害

情境下所遭受的精神苦难。在灾害情境下，人类的

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会受到挑战，主人公为此会遭受

心灵的考验与磨难。《坼裂》中描写军医林絮的责

任之痛，一个得过跳高冠军的女孩为了抢救其他同

学而被砸伤了大腿，急需截肢，而其家长和班里的

同学都要求他不要给女孩截肢。但是没有后期的

治疗，即使暂时保住的美腿也要被截肢。在那么多

急需截肢保命的灾民面前，是保护一个美腿重要，

还是挽救更多人的性命重要，使他倍受心灵煎熬。

卿爽也面临着心灵的炼狱，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抢救

废墟中的女教师和腹中的婴儿。由于损烂的手上

根本找不到血管打麻药，她只能直接进行剖腹手

术。她不忍面对女教师受难的场景，看着模糊血肉

的视野她泪流满面，手术刀实在切不下去，心里求

救似的呻吟着“妈妈”，最终她采取了快速破腹的

方法取出了婴儿。一个生命的诞生如此决然地标

志着另一个生命的终结。《唐山绝恋》描写了经历

地震生死考验的周海光面对亲情、爱情的两难选

择，写出了灾害对人命运的捉弄。

洪水淹没的村庄、惨不忍睹的地震废墟、冰冻

灾害下的南中国、“非典”患者痛苦的表情及医务

工作者的殉难⋯⋯我们在阅读这些灾难场景时，不

禁悲从中来，感受那些无辜受难者和幸存者们的巨

大痛苦。面对这些大灾大难的悲剧场景，整个中华

民族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痛。人们正是在与

灾害不断抗争搏斗中，经历一系列打击、毁灭，提升

自己的精神，达到对自我的超越与悲剧的超越。悲

剧不单单是灾难、痛苦与毁灭，只有在超越一切不

幸时悲剧的意义才会彰显。雅斯贝尔斯曾对悲剧

的哲学意义进行阐发：“生命的真实存在没有在失

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地被感觉到。

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对神祉和命运的无望

抗争中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力量。”〔!〕灾害

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坚强不屈的求生意志、坚忍不拔

的抗争精神、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都是对现实悲剧

的超越，在美好生命与家园的毁灭中激发幸存者的

豪情壮志，化悲痛为力量，坚定重建美好生活的信

心和勇气。

因此灾害文学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美好家园

的破坏和生命毁灭的悲剧，它还要能给人战胜灾害

的勇气与力量，从而使灾害文学呈现出另一审美品

格———崇高。灾害文学中的崇高一方面源于自然

灾害客体本身，另一方面来自人物的主体实践活

动。"# 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认为，“凡
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和危险观念的事

物，即凡是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

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

是崇高的一个来源”〔$〕。在灾害文学中这个崇高

客体正是自然灾害，那些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来源

于人类未知的世界，能够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

恐惧。康德的《崇高的分析》认为，崇高的特征是

无形式和无限性，并且把崇高分为两种：一种是

“数学的崇高”，表现为对象的数量和体积无限巨

大，超出了人们感官能够把握的限度；一种是“力

学的崇高”，表现为对象力量的无比强大，仅限于

自然界。“威力是一种超越巨大阻碍的能力。如

果它也能越过本身具有为历代东西的抵抗，它就叫

做支配力。在审美判断中，如果把自然看作对于我

们没有支配力的那种威力，自然就显出力量的崇

高。”〔%〕

台风、地震、海啸、洪水、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发

生时，往往携带着无穷的威力，横扫苍茫的大地，房

屋垮塌、地动山摇，让人措手不及，陷入惊恐和死亡

的氛围之中。自然灾害的破坏力无比巨大，远远超

越了人类的承受能力和认知范围，在相当一段时间

之内人类的感官直觉和知性还无法去把握与驾驭。

自然灾害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让人们

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在自然灾害的威力之下

人类显得那么微弱与渺小，生命脆如薄纸。当我们

的生命存在受到自然灾害的极大否定之时，对自然

灾害就会产生惊惧、恐怖等情绪，觉得自己的软弱

与无力。因此，灾害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自然灾害景

象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无形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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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从而才能成为崇高的一种对象。伊始、杨

克等的《冰点燃烧》记录了整个世界都被厚冰所包

裹的情景，其景象令人震撼，给人一种崇高之感。

“戳立着无数断树的远山近岭，尽管披着一层银

装，却全然失去冰雕玉琢般的美感，倒像是盔甲连

绵剑戟林立的战场，冷森森地晃动着一片瘆人的白

光。几座倒塌的输电铁塔，远远望去，就如一具具

巨大的恐龙骨架，让人平白生起冰河时期的遥想。

路肩上还有残留的薄冰。几棵拦腰折断的大树，大

模大样地斜靠在公路的护栏上，它们的枝叶，不是

被冰雪削去，就是被冰层裹得严严实实。大树和栏

杆仍然冻在一起，垂下的冰凌顺着风势，斜斜地就

如一排排锐利的鱼骨。”〔!〕

灾害文学表现出来的崇高源自上面提到的一

系列自然灾害客体本身，更多的崇高感来自于作品

人物的主体实践活动。面对威力巨大、破坏性极强

的自然灾害，生命是如此的卑微与脆弱，人们不由

地会生发出一种渺小与无助之感。人类正是在体

验了这些消极被动的情感之后，萌生了与大自然一

争高下的豪情，人们的心理状态被大大地激奋，生

命力也随之蓬勃强健起来。崇高感作为一种精神

力量，主要体现在那些无所畏惧、勇于担当的抗灾

救灾英雄人物身上。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面对病魔肆虐、滔天洪水或乱石崩云的危险

情境，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那些灾害情境中

的英雄人物正如卡莱尔所赞誉的那样：“是一束耀

眼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上的黑暗；他绝不仅仅是一

盏点燃的灯，而是一颗沐浴着上帝的恩泽而闪闪发

光的明星⋯⋯这永不熄灭的光芒使人茅塞顿开，令

人刚毅坚强，使人英勇崇高。”〔"〕

面对巨大的自然灾难，人性得到了真实的检

验，卑劣和崇高俱在，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出谁是

真的英雄和猛士。金敬迈的长篇报告文学《好人

邓练贤》描写了为抗非典而殉职的医生邓练贤的

英勇事迹，歌颂了邓练贤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无私无

畏的精神。严阵、吉狄马加、谭仲池、纪宇等人的诗

歌也从不同的视角颂扬了白衣战士和各行各业的

抗“非典”英雄，反映了非典时期全国人民与非典

作斗争的悲壮情怀。汶川大地震中十几万大军奔

赴灾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奋战在抗灾救灾的第一

线，他们在地震废墟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特殊考

验。徐剑的《遍地英雄———第二炮兵部队抗震救

灾实录》、张晋生的《遍地英雄》、中国作协编写的

《悲情与壮歌》等报告文学等，都较为逼真详实地

刻画了抗灾英雄的光辉形象。极度艰辛、极度疲劳

动摇不了他们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信念，在北川、

在绵阳、在唐家山堰塞湖，到处都有他们坚毅刚强

的身姿，他们争分夺秒地决战在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还有那些为了学生舍身赴难的老师，他们身上

都闪烁着崇高的光辉。

那些被困在废墟中的受难人群也闪现着崇高

的身影，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忍耐与死神抗

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等待施救人员的

到来。自然灾害让平凡的人变得勇敢与坚强，凭借

顽强的生存意识，他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汶川地

震中，中国农业银行北川支行信贷部风险经理龚天

秀砸腿饮血，断肢求生。唐山大地震留下了一批惊

人的渴生者的姓名，有用一把菜刀两天三夜不停敲

击废墟的陈俊华夫妇，有给手表不停上劲在废墟中

坚持了八天七夜的小女孩王子兰，有靠喝尿吃土在

废墟中坚持了 #$ 天的普通劳动妇女卢桂兰，还有
依靠群体力量在矿井中生活 #% 天的赵各庄矿的五
位男子汉，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

在自然灾害的淫威下人类感受到了自己的渺

小，同时又能够挺起胸膛用不屈的精神与顽强的意

志超越这种渺小。在与灾难抗争中人类展现了自

己的坚毅顽强与坚忍不拔，彰显了人类精神的伟大

与高贵，给人一种崇高之美。“其本质是人的生物

生命受到对象的压抑而人的精神生命却实现了对

对象的征服和战胜，它显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顺

从到征服的历史性变化和历史趋向。对它的感受

有一个从痛感转化为快感的过程。”〔&〕

! ! 四、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的文化功能

灾害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特殊门类，除了具有

一般的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记录历史、反思灾难、

心理疗救的特别功能。

刘庆邦认为文学是为历史作证，文化是对记忆

的守卫，《平原上的歌谣》为三年灾荒提供了鲜活

的记忆。“这一代作家如果不写，这段经历就等于

遗忘了。等这一代人过去，让下一代人来回忆，想

象一下就困难，下一代人和这段历史会产生心理和

时间的距离。”〔#’〕鲁迅曾批判国民的健忘，经历了

那么多大灾大难，留下来可供后人反思凭吊的遗物

却是那么少。因此，灾害文学所记录的塌陷的楼

房、断裂的道路、汹涌的激流、残损的肢体、悲痛的

泪水，让我们重温了那种苦难深重的灾害现场，时

刻提醒并刺痛我们麻木的神经。从文化记忆的角

度看，作为一种见证性的文学，灾害文学具有记录

历史、抵抗遗忘的功能。灾害文学的记忆功能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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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冰冷的历史档案与枯燥的数据材料，保留着无

比丰富的历史细节。

反思功能是灾害文学功能中的应有之义。

“吃一堑，长一智”，灾害过后，必须对其进行反思，

审视抗灾救灾方面的缺失，拷问人性的弱点，避免

灾害的重演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所带来的损伤。

灾害文学的反思功能大多集中在描绘生态环境的

恶化方面，以此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君子博学

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虽然在灾害

发生之后进行反省具有滞后性，但如果养育成一种

精神的自觉，行动的自律，这种反省就具有超前性，

能把我们引领上和谐健康的发展之路。

与其他文学相比较而言，灾害文学具有自己特

殊的情感疏导与心理疗救功能。在叶舒宪、武淑莲

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文学治疗的理论和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叶舒宪从人类学视野发掘文学的治疗

功能，认为“文学的发生同以治疗为目的的巫医致

幻术有潜在的关联”，“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长存

不衰，正因为它发挥着巨大精神生态作用，使人性

的发展在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幻想，逻辑抽象与

直觉体验之间保持平衡”〔!!〕。他认为文学具有精

神医学的功能，可以维系人的精神生存和健康。文

学的原初功能不在于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或认识功

能，而是治疗功能。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文学

内在的精神治疗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

灾害文学揭破了这层遮蔽，凸显了文学的治疗功

能，从李牧雨的长篇小说《亲亲伙伴》的副标题“震

后孩子们的心灵抚慰故事”就能窥见一斑。汶川

地震中有许多诗歌描写了降旗默哀的仪式，这是古

老仪式传统的现代重演，对于地震灾难造成的社会

心理创伤起到巨大的治疗效果。降旗默哀的仪式

既宣泄疏导了民众的悲痛情绪，也强化了国家民族

的凝聚力。

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对新世纪灾害文学评价

都不是太高，因为他们过多地从审美功能考量灾害

文学的价值，看不到灾害文学宣泄疏导悲伤情绪的

积极作用，对灾害文学治疗功能的认识存在盲点。

比如，很多人对汶川地震诗潮感到惊讶和不理解，

在一些诗歌的艺术性上颇有微词。面对巨大的灾

难，人们心中的悲悯、同情、愤怒等感情被大大地激

发起来，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情不自禁地

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

手》《孩子别哭》《愿天佑中华》等一大批诗歌迅速

走红，诗歌浪潮澎湃而起。其中很多作者都是草根

诗人，以前可能根本就没写过诗，更没想过要在文

学史上留下一笔。促发他们写作的动机就是内心

情感的驱动，而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适宜言志

抒情的载体，加上媒体的强势推动，掀起了一股地

震诗潮，引起大众强烈的共鸣。这些地震诗歌本质

上是中华民族集体悲情的仪式化表达，宣泄了一种

发自于民间的群体心理情感。人们借助这些地震

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传播爱心和坚强，抚慰内心的

伤痛，情感得以移情和升华，从而实现文学的治疗

效果。

因此像地震诗歌之类的新世纪灾害文学书写

是文学介入当下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民族集体

情绪的仪式化抒发，其本意原本就不在于文学的审

美品格，彰显的是文学的宣泄治疗功能。新世纪灾

害文学书写不仅能够抚慰受难者的伤痛，对于社会

公众来说也是一次悲情的宣泄和心灵的震撼，让他

们得以反观自身，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关系。

〔参考文献〕

〔!〕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第 $ 页。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辞典》，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
术出版社，!""% 年，第 "! 页。
〔&〕李世泰：《灾害意识内涵探析》，《中国减灾》$%%’ 年第 (
期。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
!"## 年，第 &% 页。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第 $&!、&’% 页。
〔’〕伊始、杨克等：《冰点燃烧》，广州：花城出版社，$%%# 年，第

( + ’ 页。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张志民等译，北
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年，第 ! + $ 页。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 年，第 &&# 页。
〔!%〕夏榆：《 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南方周末》

$%%) 年 ’ 月 # 日。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第 $#’ 页。

【责任编辑：冯, 静】


